
文化2025年 5月 16日 星期五
主编 /李芸 编辑 /刘如楠 校对 /何工劳、唐晓华 Tel：（010）62580723 E-mail押yli＠stimes.cn4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 3号 邮政编码：100190 新闻热线：010－62580699 广告发行：010－62580707 传真：010－6258089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登字 20170236号 零售价：1.00元年价：218元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印厂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话剧《春逝》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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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老师，没有战友，没有战壕，你还是要
做这件事？”“我还是要做这件事。”

话音刚落，台下传来隐约的抽泣声。这一场
是《春逝》的重头戏。
物理所的实验室内，瞿健雄兴致勃勃地表

示，她想研究难度极大的粒子物理，却被顾静薇
泼了“冷水”：国内缺乏资金和设备，极有可能耗
尽一生，仍一无所获。
“物理是为了回答问题，不是逃避问题。”舞

台上，瞿健雄平静地昂起头。灯光明灭，在悠扬婉
转的评弹唱段中，观众的情绪逐渐被推向高潮。
“吴健雄是江苏太仓人，24岁出国留学，成为

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第一位女教授，她的实验证
明了震惊科学界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她在制造原
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中负责核裂变反应的研究工
作。”编剧朱虹璇在介绍《春逝》的创作历程时说，这
样一位科学家，历史资料却寥寥无几。

朱虹璇不理解，也不甘心，她想知道“成为物
理学家前，青年时期的吴健雄是怎样的人”。

怀着对人物的好奇，她逐字逐句检索，终于找

到了吴健雄在 1964年研讨会上的发言，以及短短
两行记录：“吴健雄女士，曾于 1935年至 1936年任
职于物理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她的指导老师顾静
徽是物理所当时唯一的女性研究员”。

顾静徽是另一位被历史遮蔽的女性。1929
年成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员，1931 年毕业于美国
密歇根大学研究院，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成为我
国近代史上首位获此学位的女性科学家。回国

后，她一边在物理所任研究员，一边在母校上海
大同大学从事教学工作。

然而，关于她的史料更少，学术论文、几张大头
照，以及一张 1930—1931年度巴伯东方女子奖学
金获得者的合影照片，零碎勾勒出她的一生。
一段历史画卷在朱虹璇脑海中徐徐展开：物

理所“唯二”的女性，年长的一位刚结束异乡漂泊，
成为中国首位物理学女博士；年轻的一位胸怀壮
志，即将远渡重洋，在国际核物理领域大放异彩。
在满是男性的物理所，两位女科学家短暂相

处的一年里，是否有相同的期待和困扰？会碰撞出
怎样的火花？又将如何点亮彼此往后的人生？一段
简单又温柔的故事渐渐有了雏形。

两个人、一束光

“做一行，要有一行的专精。”舞台上，年仅 23
岁、初到物理所的瞿健雄，白衬衣、西装裤，打着领
带，响亮的言语中满是青年人的意气风发。

站在一旁的顾静薇则是另一番模样：旗袍、
高跟鞋、时髦的卷发，喜欢赏诗词、听音乐、品红
酒，有着浪漫的生活情趣。

在《春逝》中，两人的初识并不愉快：瞿健雄
不认同顾静薇，认为她忙着相亲、不求上进；顾静
薇也常被性格耿直、不顾他人感受的瞿健雄“怼”
得哑口无言。

民国中期，研究理论物理、做粒子研究的人，
是少数，女科学家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性格大相
径庭的两人，面临着相似的困境。《春逝》中，物理
所没有女厕所；椅子太高，以致身材并不高大的
顾静薇不得不穿高跟鞋；获评“最佳教师奖”后，
学校却只准备了男性领带作为礼物。瞿健雄尽管
在“庚款留学生考试”名列榜首，却被质疑“派个
女学生去学物理，不是浪费钱吗”，后被第二名的
男学生取代出国。

理想与现实的屡屡碰撞中，话剧张力被无限
放大。

气馁的瞿健雄一度想要放弃物理，却被顾静
薇阻拦。“你躲回老家，不公平的事就会消失吗？”
顾静薇耐心地说，“乐观一点，才能对宇宙保持好
奇心”“她们（居里夫人等女科学家）给我们开的
路，已经把我们送到这里了”。

时代的褶皱里，被忽视的女性和她们被忽视
的需求与呐喊，都在《春逝》的舞台中被温柔地展
开、抚平。

激烈的话剧冲突外，现实中的顾静徽和吴健
雄，相遇与相知有着更玄妙的命运色彩。

1934年，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以刻苦努力出
名的吴健雄，在居里夫人学生施士元的指导下，
完成毕业论文《晶体中 X射线布拉格衍射方程
的验证》，满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抱负。此
时，大洋彼岸的另一端，从事光谱系强度分布研
究的顾静徽，获得了 1930—1931年度巴伯东方
女子奖学金，已在理论物理领域崭露头角。

回国后的顾静徽，得知吴健雄“智慧高，能力
强，做事认真，性情和善”，便将其招进物理所。

她们志趣相投，都醉心于探索原子内部的奥
秘。历史上，她们的核物理研究室位于物理所的
地下室，只有 80平方米，昏暗潮湿、终日不见阳
光，通风设备也极差。尽管简陋，却“是我们核物
理的未来”。

好景不长，随着战事迭起，物理所宛如滔天
巨浪中的一叶孤舟，研究工作接近停摆。顾静徽
不忍心让吴健雄“再跟自己厮守在一起”，力荐她
出国深造，寻找更广阔的天地。
《春逝》结尾，顾静薇写信告别：“世人的眼光

或许分男女，微小的原子同核子却不会。我们的
努力，终究是能被看见的”。

一束光，点亮了舞台。二人在物理所的实验
室初遇，也在此分别。

旗袍与珍珠项链

“她的意志力和对工作的投入，使人联想到
居里夫人，但她更加入世、优雅和智慧。”吴健雄
的博士论文导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塞格瑞
曾如此评价。世人眼中的吴健雄，常常身着旗袍，
发髻整齐，戴着一条珍珠项链。

而在创作团队的精巧构思下，《春逝》舞台上瞿
健雄的着装，经历了从衬衫领带到旗袍的转变。
“我理解的她，天分很高，也得到了许多鼓励，

当她面对性别不公时才会格外气愤，她穿衬衣和裤
装可能是一种反抗。”瞿健雄的饰演者、北京交通大
学环境学博士生路雯告诉记者，瞿健雄带着一种执
拗的天真，“她的学习能力很强，随着和顾静薇关系
的缓和，她也像顾静薇一样穿上旗袍，学着用更温
和的方式抗争不公”。

除了性格的转变，创作团队还设计了更多细
节：略微低沉的嗓音、顾静薇送的珍珠项链，以及路
雯从自身科研生涯中延伸的灵感。“我自己做科研，
我觉得一切都要井井有条，所以当她们争吵后，瞿
健雄会下意识整理书桌上散乱的报告。”这些难以
察觉的细节让舞台上的瞿健雄更加血肉丰满。

在顾静薇的塑造中，也埋藏着诸多巧思。
“这两个角色非常鲜活，各有其特点，有时反差

还很大。”观看了女科学人专场的中国科学院院
士王志珍说，“顾静薇如此勇敢坦率，在报纸上刊
登征婚启事，公开择偶标准，包括面相俊秀、中段
身材，经济独立，对于女子的情爱专而不滥、诚而
不欺，精神饱满，有高尚的人格等，在今天看来也
是超乎一般女孩子的。这体现了顾静薇的三观，
她寻找这样的伴侣，因为她自己正是这样的人。”

王志珍说到的这则 1931年 7月刊登于上海
《民国日报》的征婚启事，被朱虹璇发现，巧妙地
搬上《春逝》的舞台。

此外，瞿健雄和顾静薇闲暇之时，在实验室跳
舞的画面也让王志珍印象深刻。“我经常告诉我的
学生们，一定要学会调节工作和生活的节奏，跳舞
确实是一种好方式，可使心情愉悦、精神饱满。”

人物互动外，地道的方言、悠扬的评弹、中西
交融的实验室布置，以及专门设计成物理所丛刊
的场刊，都让《春逝》的舞台更加扎实，情感的传
递更加细腻。

这也是朱虹璇的愿景。
“我想让更多人知道她们，不仅仅是知道她

们的成就，更是关注她们的来处，她们走向高峰
之前曾经走过的那条曲折的路。不是女强人，不
是依赖于男性，而是两名女士在涓滴细流一般的
陪伴中给予彼此信念与力量。”她轻轻顿了顿说，
“这就是《春逝》的故事。”

崎路同行

“搞戏的和搞科研的，谁更穷一点还真不好说”
“搞物理的人，竟然有休息日”……3月 9日，在《春
逝》举办的“女科学人专场”公益演出中，一些隐秘
的笑点被很多女性科技工作者轻松捕捉。
“健雄她像一支利箭，聪慧坚定、勇敢无畏，

直奔目标。”回看 5年来与瞿健雄相处的点滴，路
雯对角色有了不同的认识，“刚开始演出时，我也
在做科研，冬夜里结束实验，一个人走在漆黑的
路上，非常害怕，但想到这条路瞿健雄能走、顾静
薇能走，我觉得我也可以”。

而随着科研工作陷入低谷，有些时候，路雯也
会“嫉妒”吴健雄的“幸运”，幸运地找到喜欢的方
向，幸运地取得诸多成功。“后来，我在另一部话剧
《对称性破缺》中饰演留美时期的吴健雄，才明白这
不是幸运。她比任何人都要努力，才获得这些成果。
她像一座大山，承载很多，但屹立不倒。”

再回到《春逝》舞台上时，路雯感受到直击心
灵的震撼。风雨飘摇的时代里，瞿健雄明知前路
艰难，但依旧义无反顾前行。

谢幕时，在瞿健雄与顾静薇的舞步中，“献给
崎路同行的你”慢慢浮现在幕布上。台下掌声雷
动，泪眼盈盈。
“《春逝》中的一些情节会让我想到自己的

科研经历，比如话剧中物理所经费不足等问
题。”观众、医学在读博士生小刘告诉记者，“第
一次看《春逝》时我才研一，连科研的门都没有
入。一路走到现在，感觉故事中的两位女士好
像平行时空中的灯塔，让我看到了自己想成为
的样子。”
此外，女科学人专场也邀请了一些优秀的初

高中生。“我特别能理解瞿健雄，一句‘你的实验
数据有错’就能立即让怒气冲冲的她冷静回头。”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华夏女子中学初一学生肖景
芸告诉《中国科学报》：“我很喜欢生物，我做的生物
实验也需要反复比对数据，要把每一个实验环节做
到尽善尽美，真的需要付出非常多的心血。”
“让更多观众了解民国时期的女性科学家，

有意义，有价值，有必要。”看到两位女科学家的
故事被搬上舞台，王志珍倍感欣慰，“只有懂得历
史才能更懂得今天。这两位女科学家的积极、乐
观、执着、潇洒、优雅，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希望现
在的人，特别是女孩子们要更勇敢、自信、自立、
自强，在科学研究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独立思考，
勇敢地去选择并尝试你喜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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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名理工科女博士决定演话剧
姻本报见习记者 赵宇彤

3月 9日，第一次见到路雯，饰演瞿健雄的她
正站在话剧《春逝》“女科学人专场”的舞台上。

再见路雯，已是月底。她提交了博士学位论文
的盲审，匆匆赶来赴约。

对这位北京交通大学环境学博士生而言，奔
忙成了常态：实验室、学校、剧场，以及全国各地的
巡演。演出、实验、赶路，几乎占据了她全部时光，也
只有在路上时，她才能稍稍松一口气。

自 2018年加入“话剧九人”剧团，她常常被问
及，“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两头跑，你不累吗”“演
戏不会耽误科研吗”“你非要演戏吗”……
“非如此不可”，她在个性签名里亮明态度。从

实验室到剧场、从幕后到台前、从跑龙套到女主角，
舞台承载着她“飞蛾扑火”般的热爱。

而话剧与生活的互文，或许比剧情本身更为
精彩。当身为女科研人员的她，遇到以知名物理学
家吴健雄为原型的角色“瞿健雄”，时空交错间，碰
撞出更多火花。
“她是树一样的女性，始终昂扬生长，无论有多

少伤痕，依旧会长出嫩芽。”路雯慢慢打开话匣子，
“瞿健雄”陪她走出科研低谷，也让她更坚定、更坦
然、更坚持梦想。“我希望通过我的表演，或我自己，
能让更多人了解科研工作者真实生动的一面。”

搞科研的，竟有休息日？

“搞物理的人，竟然有休息日？”在《春逝》“女
科学人专场”公益演出中，路雯饰演的“瞿健雄”
在舞台上犀利发问，台下传来细碎的笑声。

搞科研的路雯，对此感触颇深。
“很长时间，我在科研里感觉非常挫败。”刚把

论文提交盲审的路雯，终于有了难得的放松时刻，
从演出结束到月底这段时间，她全身心扑在论文
里，“2019年我完成了‘硕转博’，当时每天从学校
到实验室，单程地铁就接近一个半小时。而且我没

有写过硕士毕业论文，本科又做工程设计类相关研
究，和博士课题的光催化完全不相干，相当于开启
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
没办法，路雯只能从头学起。
“很多东西都是慢慢摸索，做了非常多的数

据，也从头到尾做了好几套实验，但效果都不是
很好。”近乎零基础的她，刚上手时还摸不清门
道，得到的实验数据常被评价“太少、太单薄，创
新点不足”，“当时做光催化的人很多，投稿很不
顺利，我从 2021年开始投稿，直到 2023年才投
中第一篇文章”。
这让读了 4年博士的路雯非常崩溃。“我甚至

怀疑自己可能不适合做科研。”想到读博初期的坎
坷，路雯叹了口气，“科研就是一段看不到头的孤独
前行的时光，别人的文献里能顺利做出来的数据，
自己用同样的方法却一直失败。我只能不断质疑自
己、推翻重来，这样的过程非常考验人的心态。”
而这段时间，正是路雯和《春逝》结缘的日子。

2020年，“话剧九人”原计划推出以吴健雄等为原
型的 3位物理学家的话剧《对称性破缺》，却因疫情
暂停，但在做人物小传的过程中，路雯发现，相较于
其他角色有明确的成长线，瞿健雄自出场就已经是
声名远扬的科学家了。“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科学
家，她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带着追问，路雯做了很多功课，她看了《大师

的智慧：袁家骝吴健雄》《吴健雄———物理科学的第
一夫人》等书，以及吴健雄的学术论文。
“我觉得，她也曾是一个鲜活的小姑娘，不仅

天赋高，有很好的文学素养，是胡适非常欣赏的
学生。”在《春逝》和《对称性破缺》中，路雯分别饰
演青年时期和中老年时期的瞿健雄，见证了她一
生的荣光，更深刻体会到盛名背后的阴影，“在那
个年代，她不知道前路的艰辛吗？她知道，但她依
旧孤注一掷”。

这给了路雯心灵上的慰藉。“可能我们不能成

为她那样厉害的科学家，但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工
作，也是能找到出路的。”路雯顿了顿说，“她就像一
面一往无前的旗帜。”

从跑龙套到女主角

从幕后到舞台中央，看似只有几步，路雯却走
了很多年。

作为一名非全职话剧演员，她没有经过系统
的专业训练，也没有高超的技巧，大多时候只能依
靠“本能”和自身饱满的情绪。

热爱舞台的路雯，一进大学就加入了话剧团。
她接触最多的就是北京交通大学原创话剧《茅以
升》。“这部戏里有很多群演，前一两年时间我都在
演各种各样没有台词的女学生。”然而，校话剧团每
年都补充“新鲜血液”，慢慢地，路雯连女学生的角
色都没了，只能转做幕后。“我就当了后勤部部长，
做了很多和演戏无关的工作，比如把 10多年的道
具一一整理、归纳和收箱。”

也正是这些不起眼儿的工作，让她有了再一
次登台的机会。
“当上副团长后再去试戏，意外拿到了茅以升

母亲的角色，虽只有 20分钟时间，但却是唯一一
个台词超过 5句话的女性人物。”路雯回忆道，为了
这出戏，她光试戏就试了 4轮，“我已经付出了全部
努力，倾尽全力了我对这个角色的理解。虽然最后
我选上了，但他们说是因为我作为副团长，为话剧
团做了很多事，应该把这个角色给我。”
“我并不是为了获得认可，只是单纯喜欢这件

事情。”路雯不好意思地抿了抿嘴说，“我心里一直
很自卑，觉得我能走到今天，完全不是因为我是一
个优秀的演员，而是我锲而不舍，从不轻易放弃每
一个能上台的机会。”路雯告诉记者，校话剧团规
定，大四以后学生就要退团，不放弃的她开始寻找
新的可能性，“机缘巧合之下，一个朋友觉得我很适

合‘话剧九人’的《落梅风》，我就去试戏了。”
2018年，路雯在《落梅风》中迎来了自己的首

个女主角，她与“话剧九人”的缘分就此开启。
在“话剧九人”的日子里，路雯当过演员，也做

过舞监。“有一次面试《四张机》，他们觉得我不太合
适，我就去幕后做了舞监。一次突发情况，通知我第
二天可能要替另一位演员上台。虽然没有排过这出
戏，但我看了无数次，熟悉这个人物的所有调度，也
知道该怎样诠释她。”路雯说，当天装台时，看着黄
色的灯一点点吊起，她拿着剧本，站在光里，听着怦
怦的心跳，“我感到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我第一次能
‘曲线救国’走上舞台，第二次也可以。我总有一天
站在舞台中央。”

这种命运的召唤，她不止一次感受过。“瞿健
雄遇到顾静薇时，并不知道这个人会影响自己一
生。就像我演《春逝》时，也没想到它会如此深刻影
响我自己。”路雯说。

彼此的精神寄托

在《春逝》中，作为一位女性科研工作者，路

雯对瞿健雄和顾静薇更能感同身受。
“现在物质匮乏的问题并不突出，但一些隐

性的门槛依旧存在，比如招生、就业等环节。”路
雯特别提到，“现在的女孩子需要更多自信，哪怕
她们非常优秀，依旧会焦虑能不能获得更好的成
果、能不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这不仅仅是女科
研人员的困境。”

而作为一部讲述女科学家的话剧，《春逝》的
多数观众也是女科研人员或者女学生。面对她们
灼热的目光，偶尔，路雯也会心情复杂。
“很多女孩子跟我说，之前觉得科研很苦，但

看完话剧后又有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我一方面很
开心，能用真实生动的角色感染观众；另一方面，
科研的路上要经历太多的失败和挫折，而且，也
许大多数人都不会取得很亮眼的成果。”路雯轻
轻叹了口气，“我希望大家能做喜欢的事情，拓展
生活的边界，但又不希望她们吃太多苦就能过得
开心、顺利。”

对她来说，演戏和科研是截然不同的两个
世界，一个是见观众的“入世”，一个是见自己
的“出世”。大多时候，她在其间反复跳跃、寻
找平衡。

日常生活中，奔忙是路雯的常态。每周四晚
开完组会，她都坐高铁从唐山赶回北京，再乘飞
机去各地巡演。演出结束后，周一一早飞回北京，
赶高铁回唐山，开始新一周的科研工作。

陪她挨过舟车劳顿的，是另一群奔波的
人———从各地奔赴而来的观众。
“可能我们各自的人生都是一地鸡毛，但对那

些女孩来说，她们等了一个冬天，坐了很久的车，只
为在舞台上看到健雄，或者其他角色。”路雯说，舞
台上下涌动的情谊，照亮了彼此的世界。“这不仅是
她们的精神寄托，也是我的精神寄托。”
“你会坚持演戏吗？”
“我觉得……会吧，人生总要在某些事情上坚

持自己的想法，做最想做的事情。”
采访接近尾声，路雯又要开始新的忙碌。“五

月开始《春逝》的收官巡演，六月份毕业，七月表
演《对称性破缺》……”她低头看了眼手机日历，
“哦对，我今晚还要回去改一篇小论文，希望能尽
快投出去。”

1957年 1月 15日，一场巨震从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席卷整个物理学界：宇称不守恒定律被成功验证！

然而，验证了宇称不守恒定律的女性、被誉为
“东方居里夫人”的物理学家吴健雄，却遗憾地与诺
贝尔物理学奖擦肩而过。
“我十分怀疑，难道微小的原子和核子、数学的表

征或者生物的基因分子也会对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偏
好吗？”1964年，面对科学领域的性别不公，吴健雄在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讨会上犀利发问。

2025年 3月 9日，在话剧《春逝》的舞台上，这句
有力的诘问，直击台下 778位女科学人的内心，与 60
多年前那场研讨会产生了时空共振。
《春逝》是“话剧九人”剧团的民国知识分子系列作

品之一，讲述了 1935年，以中国首位物理学女博士顾
静徽为原型的顾静薇和以吴健雄为原型的瞿健雄，在
中央研究院物理所（以下简称物理所）的短暂交集，以
及她们如何影响彼此一生的故事。
《春逝》自 2020年首演以来，已经演出了 158

场，收获 8.9的豆瓣评分。该剧于 5月 9日至 6月 1
日开启 2025年度收官演出，热度依旧。

可见，那些在历史与戏剧舞台间穿梭的追问，仍
深刻地影响着当下的女科学人。

1930—1931年度巴伯东方女子奖学
金获得者的合影照片，一排右一为顾静徽。
该奖学金由美国密歇根大学于 1917年设
立，专为亚洲女性提供留学机会，资助了吴
贻芳、周贞英、丁懋英、高兆兰、王承书等多
位中国女科学家。
图片来源：美国密歇根大学 Bentley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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